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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史无记载：考古发现的中国
史》出版之后，我的“考古改写中国
史”系列第二部《返璞归真：考古纠错
的中国史》日前也由研究出版社出
版。本书吸取了这 100多年来中国考
古学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对考古所证
伪的史籍所载 32宗中国历史问题和
事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用确
凿的考古资料结合历史文献，对其来
龙去脉都作了详尽的叙述和说明，并
分析了这些历史事件在文献记载中出
错，以及为什么会出错，将考古学成
果转化成普通读者容易接受的通俗读
物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匡正了历史讹
误，还原了历史的本真面目。

这些被考古所证伪的历史知识
大都是公众耳熟能详的著名历史事
件，如中华文明起源并非“一元中
心”、距今五千年前后不是传说中的
黄帝时代、周厉王不是昏君而是一
代枭雄、秦阿房宫根本没有建起来、
蔡伦不是造纸术的发明人而只是造
纸术的革新者等。

我们以所谓秦始皇阿房宫为例
说明一下这些错误记载是如何发

生、如何讹传，又是如何被考古证伪
的。《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引
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
室，火三月不灭……”司马迁在这里
并未明确说这里的“秦宫室”就是阿
房宫。但是到了杜牧写《阿房宫赋》
时，便言之凿凿地说项羽所烧秦宫
室即为阿房宫：“六王毕，四海一；蜀
山兀，阿房出……戍卒叫，函谷举；
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杜牧在文中
用了大量华丽的辞藻描述了阿房宫
的恢宏气势，如“覆压三百余里，隔
离天日”“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
候不齐”“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
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

正是这篇流传千古的《阿房宫
赋》，使人们形成了这样一种认知，
即秦始皇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修建
了这座辉煌壮丽的宫殿以满足自己
无限膨胀的私欲。这一错误引导直
到 1990年代还在左右着人们的认知。

1994 年，西安市文物局对阿房
宫遗址开展了大规模的勘探调查。
这次勘探调查收获颇丰，为后来研
究阿房宫基本布局及对后代宫殿建
筑设计规划，提供了第一手的实物
资料。但囿于已经形成的思维定
式，专家们将根本不存在的所谓人
文遗迹划在了阿房宫遗址范围内，
诸如“秦始皇上天台”“磁石门”“烽
火台”等，阿房宫遗址的面积因此被
认定为超大的 10.89 平方公里，这相
当于 15个故宫面积的总和还多，颇为
符合当时人们对阿房宫规模极其宏大
的认知。

进入本世纪后，考古人员经过
对各种文献资料的对比研究后，确
定所谓的阿房宫实际上只是阿房宫
前殿遗址，仅为秦都咸阳上林苑中
一个组成部分。2002年 10月至 2004
年 12 月，考古工作者在秦阿房宫遗
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勘探和发

掘。发掘结果令众人傻了眼：阿房
宫前殿夯土基址东西长约 1270 米，
南北宽只有 426 米。其面积只是
1994 年所谓阿房宫遗址面积的 1/
20，而且根本就没有建起来，只是打
了个地基而已。

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凿凿有据
地控诉秦始皇建造阿房宫劳民伤财
的斑斑劣迹，阿房宫由此成为与秦
始皇修建秦长城、秦直道和始皇陵
的四大秏民工程，千余年来激起了
多少人对秦始皇的愤怒情绪，结果
到今天，我们才发现，这原来是杜牧
无中生有的一个乌龙。

从古至今，总有一些史学家和
文人喜欢用自己的喜好去评价历
史，事实上史籍更多是胜利者和感
性论者的一面之词。这就像在深邃
的夜晚我们抬头仰望月亮时，映入
我们眼帘的只是月亮那光辉熠熠的
一面，但这光辉的映像其实并非月
亮的本真和全部。

我在本书《前言》中说：“尽信书
不如无书，因为我们看到的东西往
往是别人想让我们看到的，所以读
而后思，思而后疑，疑而后信，方为
读书之道。读史尤其如此。”所以我
希望本书带给读者的不仅仅只是新
的历史认知，更希望带给读者新的
思考。

中国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
的文明，而百年考古则为我们揭开
了这部历史的神秘面纱，重写了一
部更加真实、丰富的中国史。我的

“改写中国史”系列就是展现这百十
年以来中国考古“改写中国史”的辉
煌篇章，它让我们穿越时空，与古人
对话，感受中华民族的伟大历程。

我们可以期待，未来还会有更
多考古发现，能够进一步补充、修
正、丰富和完善我们绚丽多彩的历
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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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璞归真：考古纠错的中国史》

旧时文人好砚，以读书旁批，
提笔写作皆需用墨，而墨则发之
于砚。今之文人写作多用电脑敲
击，笔久废，无论墨矣。皮之不
存，毛将焉附，故今之文人，废墨
废砚亦久矣。废砚者，废砚之用，
非废砚也。故时至今日，藏砚玩
砚者益夥。

吾少时写仿，多用墨盒，亦偶
用砚台，皆粗劣之物，不堪把玩
者。后闻表姐言其家有祖上所传
砚台，随即往西角头村外婆家小
住。小舅言砚台在灶窝中，遂于
灶窝柴火堆中翻找，觅得一古砚，
小舅言其为其祖父所用者。砚为
椭圆形，紫色，砚额为云纹，石质
紧密，以指触摸，滑腻温润如玉。
此前读古书，粗知选砚之则，有呵
之可出水，触之如凝脂，敲之有金
属声之说，以此验之，一一不爽，
实为佳制。然此石属何砚则未得
而知。其色青紫，极类端砚，吾以
端砚视之者久之，亦朝夕把玩，视

如珍宝。上大学，拜师斯木先生
门下，所知者渐深。某日携此砚
求教，斯木师言为贺兰砚，乃清代
之寻常物耳。放假携归，不复珍
视。后询之家母，家母言不知所
往，吾抱憾者久之。

西安钟镝先生，吾之好友
也。钟镝善篆隶体，下笔在秦汉
以上；书法之外，钟镝尤以篆刻
名世，所刻印章古朴凝重，格调
亦在秦汉以上。身居西安，钟镝
所见秦砖汉瓦甚夥，所收秦砖汉
瓦亦多，耳濡目染，下笔自不同
凡俗。其书法隶书篆书交融，笔
法简逸淳古，金石气息浓郁。钟
镝嗜酒嗜茶，每在西安相见，辄
有好茶相赠。某年酒后，钟镝持
一砖砚赠我，视之，乃汉砖也。
砖侧有汉篆“万岁”二字，线条饱
满高突，挺立劲健，古意盎然，所
谓大书深刻，盖如此耳。砖侧视
之，泥痕累累，以手触之，坚硬如
石。然砚堂处稍粗糙，易发墨而

伤笔。东坡先生云：“砚之美，润
而发墨，其他皆余事也。然两者
相害，发墨必费笔，不费笔者必
退墨，二者难兼。唯歙砚涩不留
笔，滑不拒墨，二德相兼。”而此
砖砚二德居一，未堪实用。然置
诸书柜，日日把玩审视，古意熏
染，下笔自有变化，此砚之德也，
可称之砚德。回视钟镝书法，又
观秦砖汉瓦之意，因作诗赞之，
诗曰：“下笔应须入汉秦，风神高
古再无人。当时展览流行体，不
教纤毫着此身。”

此砚之外，平遥雷森林同学
亦赠汉砖砚一，形制类于钟镝所
赠者而质地更为坚硬。吾志之
曰：“弟子雷森林赠汉砖砚一方，
上有‘万岁’砖文，因赋一绝为
赞。”诗云：“汉砖琢得墨池方，千
载摹挲发古光。万岁精严真剧
迹，归来高置入山房。”

今之砚石，已非实用之物，乃
文人把玩之艺术品也，故砚之为
用，实无用也。砚之用，一如人之
用，与我纯以精神往来者，吾友
也；与我纯以利益相交者，路人
也。利益之交，利尽则散；精神往
来，与天地同寿。

砚台三记砚台三记
杨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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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群（1912-2012），原名郝丽春，
山西省灵石县人，我国新兴版画运动
的先驱者之一，著名版画艺术大师，
曾为山西省文联副主席、中国文联委
员、中国版画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
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
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黑白木刻版画作品《饮》，是一幅
描写陕北老乡日常生活的小品。画
面中的老乡头戴白毛巾，白背心里面
露出粗壮结实、皮肤黝黑的胳膊，骨
节分明的双手捧着一瓦罐的凉水，大
口畅饮，是一位朴素勤劳的劳动者姿
态。整幅作品以纪念碑式构图，塑造
人物侧面形象，并使面部五官隐于阴
影，而以木刻三角刀细密的明暗调子
突出刻画肌肉，使裸露皮肤的黑与着
装的白形成强烈的对比，突出人物的
力量感。背景中延安典型的远山与
陕北典型的劳动者形象，形成如诗般
的韵律，也折射出的中国劳动人民坚
韧不拔的性格特征。1940年正处于抗
日战争相持阶段，坚定的人民形象，象
征着中国人民不可战胜的意志。

版画《饮》
王 丽

《饮》（黑白版画） 力 群 作
19.2cm×13.8cm
太原美术馆（太原画院）藏


